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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总在猜现在的人爱看
什么，这有点本末倒置”

《中国新闻周刊》：这两年你的戏特别

多，明显可见的忙碌，生活应该也被压缩了

很多。你会有这方面的焦虑吗？

张颂文：现在焦虑谈不上，首先内心是
很感恩的，因为不用为温饱发愁。第二就
是有工作，有工作本身也是很开心的事
情。但是唯一（不方便的）就是因为这张脸
稍微有一点点的认知度以后，不能像以前
那样子很自由地走到街上，去观察生活
了。因为走出去观察的时候，发现人人都
在观察你，就好像这个空间被堵住了一部
分，这会让我有一点点遗憾。

但是好在没有被人看到的前面40年，
我也吸收了40年的生活经验，我觉得是最
幸运的。起码目前还够用，而且人生的思
考也到了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阶段，大部
分的烦恼自我都能调节。

《中国新闻周刊》：影视行业是很多部

门协同的行业，表演是其中之一。如果想

要成就一个成功的作品，在编剧、导演、演

员等各环节里，你认为重要性优先级的环

节是什么？

张颂文：我的排序，第一是文本。因为
故事好不好，不是演员讲出来的，演员只是
传递这个故事而已，创造故事的是编剧。第
二，谁来把控这个文本，让各部门协调起
来？导演。所以我认为导演排第二。第三
就是我们演员，以及摄、录、美、化、服等等，
我觉得演员和所有这些工种是排在第三的。

《中国新闻周刊》：那你觉得在现在的

影视行业里，哪一块是比较欠缺的？

张颂文：文本。我现在觉得我们可能
有点不够自信，我们总在猜现在的人爱看
什么，我认为这有点本末倒置。因为人们
爱看什么，难道不是因为你写完拍完以后
他们看到了，才喜欢的吗？其实应该是我
们文艺工作者来提供市场的多元化（选
择），让观众在这个多元化市场里去选择爱
看什么，而不是创作者在猜大部分观众爱
看什么就写什么。

演员也一样，你演某个角色成功了，就
不敢演别的角色了？不会的，我看到大部
分同行都是勇于挑战各种角色，哪怕被骂，
也还是要去挑战新角色，这才是文艺工作
者应该有的样子。

“我经历的所有的人和事，
都是表演的理论源泉”

《中国新闻周刊》：人们经常将表演分

为方法派跟体验派，你觉得这种区分是有

意义的吗？

张颂文：这个区分可以让我们专业演
员在不同时期遇到困惑的时候获得一些使
用方法。今天好像也没有严格到说哪个演
员是绝对的方法派、绝对的表现派、绝对的
体验派。我个人认为，最后的手段是混合
的，只是偏重哪个会比较多一点而已。

我个人是喜欢在演到人物角色情绪波
动比较大的时候使用体验派；演职业特点和
生活常态的时候可能会偏向于借鉴方法派。

《中国新闻周刊》：你的表演会有一个

理论的支撑吗？就是说，有什么东西是可

以一直指导你去做好表演这件事的？

张颂文：有的，应该有这么几个。第一
个是我学习的专业知识和基本理论。俄国

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他的体验派书籍和
他留下的指导理论对我非常有用，给我打
了一个很扎实的基本功。我知道表演的科
学原理是什么。

《中国新闻周刊》：它会有一些基础的

方法吗？

张颂文：有理论，也有方法。好比说，
你塑造人物，你要从他的走路步态、眼神，
说话的语速、用词，以及衣着、打扮，包括家
庭布景等方面去入手去了解这个人，这样
才会比较全面和立体。一直到今天，我都
依然还会从这几方面入手去深入一个角
色。

支撑我的第二个基础是我上电影学院
前工作那些年，以及毕业以后生活的这些
年，我经历的人和事，我观察到的、我的思
考，都是我表演的理论源泉。因为斯坦尼
斯拉夫斯基说过一句话，表演是源于生活，
高于生活。人家把源于生活放在前面说，

所以我必须知道生活是什么。一个演员，
如果不懂生活是什么，还能演出生活来，我
不大相信。

第三个来源，可能是源自旁人对我的
指引，要感谢那些合作过的导演、编剧们，
他们给我提供了高于我认知的理解。

《中国新闻周刊》：有哪些导演对你影

响很大？

张颂文：我跟张艺谋导演曾经一起担
任过北京国际电影节的评委，我们在一起
连续工作十天，我觉得那十天对我意义非
凡。他对每一部电影的解读和认知都会特
别公开地说出来，让我知道了一个导演是
怎样去理解一个艺术作品的。

再比如陈凯歌导演，我跟他拍《志愿
军：雄兵出击》的时候，他跟我们讲，一个角
色在那个特定环境下，他希望展现出来什
么样的状态。聊天时他也会讲他以前的经
历，我觉得对我非常有帮助。包括蔡尚君

导演等等，他们在拍戏中都对我有要求，基
本上每个导演或多或少都指引过我。

“短剧并不陌生，依然会有精
品”

《中国新闻周刊》：你会看微短剧吗？

张颂文：看过。我不排斥用微短剧来打
发时间，我身边很多亲人都在看，朋友们也
在看，开心就好了。看短剧娱乐时间，跟打
游戏不是一样的吗？跟我平时发呆、种花一
样，就是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方式，只是我
自己可能暂时还不需要选择这种方式。

《中国新闻周刊》：到那一天你会排斥

去参演微短剧吗？

张颂文：不排斥。现在就已经不排斥
了，只是没人找，我猜人家会觉得我排斥，
所以不找我（笑）。你知道短剧让我想起什
么吗？很多年前我在网上特别喜欢看广
告，那时候广告拍得很好！你知不知道每
年都有个世界广告大赛，你去看获奖的广
告，1分钟的、3分钟的，那太好了！如果一
个人可以在1分钟、3分钟之内讲出一个故
事，本身就是个高手。有些你不看到最后
都不知道那个广告表达的是什么，有些广
告无厘头，特别搞笑，有些广告很有深度，
有些广告很有艺术性。所以今天的短剧在
我看来并不陌生，就是短小的形式而已，它
依然会有精品。

《中国新闻周刊》：在那个阶段到来之

前，可能很难碰到你喜欢的人物和角色。

张颂文：对，因为现在微短剧里很多角
色是在表演情绪，直奔结果。我恰巧可能
喜欢演的是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的过程。

“遥不可及的那些人，是我们
心中的白月光”

《中国新闻周刊》：在所有的时代、所有

的国家里面，您最想合作的电影人是谁？

张颂文：（漫长的思考）伯格曼。

《中国新闻周刊》：为什么？

张颂文：在我电影启蒙阶段的时候，看
过他大量的影片，变成了心中的一道光。

那时候，因为大部分的影片都看得懂，
只有他的影片未必能全懂。

我跟陈凯歌导演在片场聊天的时候，
他老聊塔科夫斯基，问我看不看，我说看。

《教父》的科波拉导演我也很喜欢，他的电
影我会反复看。

《中国新闻周刊》：就是因为早年间的

念想、回忆？

张颂文：因为在电影启蒙阶段，看他的
电影很感慨，觉得怎么会有人可以用这样
的光影？怎么会有人会讲这样一个故事，
用这样一种手法？他是多么伟大，我对他
充满了崇拜。而他离我太遥远了。越遥远
越喜欢幻想，是吧？遥不可及的那些人，从
来都是我们心目中的白月光。

其实电影太年轻了，在咱们国家（电
影）才100多岁，所以这个行业里每个人都
是年轻人，都是在摸索。

伯格曼那一代已经去世了，现在轮到
我们接棒，我们也要尝试，拍微短剧就是一
种尝试。说不定在未来十年，微短剧成为
一个圣殿的时候，今天所有参与过微短剧
的人都是英雄。

据《中国新闻周刊》

张颂文：微短剧是一种好的尝试
“一个演员，如果不懂生活是什么，还能演出生活来，我不

大相信。”演员张颂文说。

张颂文十几岁步入社会，25岁进入北京电影学院学表演，

40岁之后成名。在成名之前的漫长岁月里，生活是他唯一的行

李。从生活中获得的深厚养分，最终反哺给表演，在聚光灯照

到他时，他演出了一个个充满生活质感的“活人”。

2025年，张颂文有多部影视作品面世。电影《日掛中天》和

《我最特别的朋友》陆续上映，年底，央视精品短剧集《奇迹》开

播。在这些作品中，张颂文又塑造了多个鲜活的接地气的人物

形象。

近日，张颂文与《中国新闻周刊》聊起表演与创作，以及影

响过他的那些影坛“白月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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